
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乌鸦崇拜 习俗与神话传说

蒙古族 那木吉拉

内容提要
:
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及部族名称 来看

,

古代阿 尔泰语 系突厥语族诸民族中

乌孙
、

克烈等民族或部族中流行崇信乌鸦之风
,

乌鸦可能是他们的图腾神 ;也是他们神话

传说中的飞禽形 象
。

然而从文献记载的谚语等民 间 口承资料来看
,

维吾 尔族 不 崇拜乌

鸦
,

不可汗传说中的维吾尔人崇敬乌鸦的 内容很可能来自伊斯 兰文化
。

关 键 词 :
乌鸦崇拜习俗 乌鸦神话传说 影响

作者单位
:
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

近现代许多民族信仰习俗中乌鸦是个专吃腐肉
、

传

递凶兆的不祥之鸟
,

但在一些有关远古初民的神话传说

中它是图腾灵鸟
。

我国汉族古代文献记载的太阳神话

中说
:
三足乌载着太阳在天空中飞行

,

为世界万物送去

温暖
。

汉族还有的神话说
,

乌鸦是孝的化身
。

根据《格

物论》
,

乌是一种
“

长而反哺其母者
,

为孝鸟
” ;我国南方

有的少数民族神话中乌鸦是医药之神
,

居住在九层天

上
,

瘟疫发生它就喳喳叫
,

给人们报信
,

并来到人间治

病 ;有的民族神话中乌鸦是个智者
,

它很有学问
,

创造了

文字 ;有的民族洪水神话说
,

乌鸦不仅把发洪水消息告

诉人类
,

而且还教给人们怎样避水
,

洪水退了之后
,

它又

帮助人类再生繁衍
。

乌鸦作为人类崇拜对象
,

早已进人

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信仰习俗领域 ;作为图腾神形象登上

了他们神话殿堂
:

满 一 通古斯语族有的民族以其为图腾

加以祟拜 ;蒙古语族民族中乌鸦是灵鸟
,

是神话传说中

的颇具特色的飞禽形象 ;突厥语族有的古代民族也崇拜

乌鸦
。

本文主要探讨操突厥语的乌孙
、

克烈以及维吾尔

诸民族或部族乌鸦崇拜和乌鸦神话形象
。

这对了解这

些民族先民信仰习俗及神话传说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

他们之间自古以来的文化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

价值
。

文中可能有谬误
,

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
。

一
、

从古代传说看
,

乌孙族以乌鸦为图腾

首先
,

乌鸦是古代操突厥语的乌孙民族崇拜的图腾

神
,

也是他们神话传说的形象
。

《史记
·

大宛列传》载 :

“

乌孙王号昆莫
。

昆莫之父
,

匈奴西边小国也
。

匈奴攻

杀其父
,

而昆莫生弃于野
。

乌赚肉蜚其上
,

狼往乳之
。

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
,

今长守于西 (域 )
” 。。 《汉书

·

张蓦传》的记载略详 : “

乌孙王号昆莫
。

昆莫父难兜靡本

与大月氏俱在祁连
、

敦煌间
,

小国也
。

大月氏攻击难兜

靡
,

夺其地
,

人民亡走匈奴
。

子昆莫新生
,

傅父布就翎侯

抱亡置草中
,

为求食
,

还
,

见狼乳之
,

又乌衔肉翔其旁
,

以

为神
,

遂持归匈奴
,

单于爱养之
。 ’ ,②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

记载
,

公元前乌孙就游牧于我国河西走廊一带
。

公元前

1印年左右
,

昆莫
“

自请单于报父怨
,

遂西攻破大月氏
,

大

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
。

昆莫略其众
,

因居留
,

兵稍强
,

会

单于死
,

不肯复朝于匈奴
。 ’ ,③从此

,

乌孙 占有伊犁河流

域原塞种人的土地
,

逐渐与和当地的塞种
、

大月氏部落

融合
,

扩大了部落联盟
,

形成了中亚强盛的乌孙国
。

上述两项记载说明
,

狼和乌鸦养育了被弃于荒野的

新生儿昆莫
。

在一般情况下狼和乌鸦等走兽飞禽是不

可能抚养婴儿的
。

所以
,

研究家们认为
,

上述史籍记载

中的乌鸦和狼都具有神的性格
,

是古代乌孙民族的图腾

神
。④乌孙和匈奴等古代民族为现代突厥

、

蒙古语族诸

民族的先民
。

乌孙和匈奴以及现代突厥
、

蒙古语族诸民

族几乎都曾祟拜过狼
,

并以其为图腾
,

他们的神话传说

中频繁出现狼神形象
。

而上述《史记》和 《汉书》记载又

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乌鸦是乌孙族的图腾神
。

这是一

个很有趣的信息
。

实际上
,

乌鸦和狼是在自然界中也是

一对配合默契的好
“

搭档
” ,

乌鸦呱呱叫着导引狼寻找猎

物 ;狼把吃剩的残骨留给乌鸦吃
,

这是大自然的造化
,

来

自自然选择
。

在突厥
、

蒙古语族诸民族神话
、

传说
、

民间

故事和谚语中多见描绘狼和乌鸦为了共同的利益
,

一前

一后
,

配合默契的情节内容
。

而古乌孙族昆莫被乌鸦和

狼抚养的神话传说情节以及乌鸦和狼同时成为他们图

腾神
,

可能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
。

二
、

从名称粉
,

克烈部崇敬乌鸦

据有关史家的研究
,

乌孙为突厥语族哈萨克族的先
民⑤ ;哈萨克族最大分支克烈 (阮

r e i
,

汉文献亦译怯烈
、

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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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么免召
.

4

里亦等 )部为古代乌孙突骑施 (撒里乌孙 )的一支⑥ 。

因

此
,

克烈部有可能继承乌孙乌鸦崇信传统
。

克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部族
,

是哈萨克族的最大的

分支
。⑦《哈萨克系谱》说

,

克烈部有三个部落
,

一为哈拉

克烈 ;二是撒里克烈 ; 三是瓦克克烈
。

又据一些哈萨克

系谱记述
,

克烈部有五姓克烈
:
一是阿夏马依勒克烈

(xA 出 n 即l e ke 面 )
;二是阿巴克克烈 (川

犯改 k
e阳 i )

;三是西

班克烈 (阮 y加飞 k e此 i )
; 四是朱 巴拉依克 烈 ( J

o

回 ay

ke 而 ;) 五是契依莫因克烈 (溉押阳y e n k e l℃ i )
。

如今新疆

的克烈人为阿巴克克烈
,

内部又有十二个分支
。⑧据蒙

古国学者策旺于 1叫 5 年撰写的一篇调查报告
,

蒙古国

境内有哈萨克族三个旗
。

他们自称阿巴克
·

克烈 ( Al
习玉k

ke o i) 人
。

又称他们是起源于名为十二个鄂托克 (部 )的

喀刺克烈 ( H
印旧 k

e此 i )
。⑨

现代蒙古族人们共同体中也有很多克烈人成份
。

据田清波的调查
,

在鄂尔多斯蒙古中有白代agan )
、

黑

( H aar )
、

大 (砚比 )
、

小 ( Bag
a

)克烈 ( K
e此 it )部族

。L鄂尔多

斯地区还有一支叫做克烈思 ( E淤石es )的部族
。

伽
`

克烈思
”

为
“

克烈
”

的另一种复数形式
。

大漠南北其他蒙古人群

中也有很多散居的克烈部人
。

卫拉特蒙古之一支土尔

鹿特部为古代克烈部的后裔
。 。 此外

,

在柯尔克孜和阿

尔泰族中也有克烈部分支
。

总之
,

克烈人参与了突厥语

族
、

蒙古语族一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
。

上述实例又

说明
,

古代克烈是个人 口众多的庞大部落
,

说他们的起

源古老
,

不无道理
。

“

克烈
”

为蒙古语旋
r e
l的音译

,

复数为 K
e爬i t( 《蒙古

秘史》译
“

克烈亦惕
”

)
,

意为
“

乌鸦
” 。

古突厥语称乌鸦为

` 明抽
。

用词源学的原理去分析
,

` 此 i和 凡叫 l班是同源

词
。

关于克烈部名称的来历
,

波斯史学家拉施特《史集》

记述了一个传说
: “

据说古代有个君王 ;他有七个儿子
,

肤色全都是黑黑的
。

因此之故
,

他们被称为克列亦惕
。

后来
,

这些儿子的各后裔分支逐渐获得了专门名号
。

到

了最后
,

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

(部落 )分支了
。

其余的儿子都成为那作了君主的兄弟

的仆从
,

他们都不是君主
。 ’ ,。 这项记载说

,

由于君主的

七个儿子的肤色是黑黑的
,

所以称他们为 K e花i t(克列亦

惕 )
。

旋肥 it 为蒙古语的乌鸦 (复数 )
。

因此
,

克烈部的名

称是来自
“

乌鸦
” ,

当毋庸置疑
。。 古时候克烈部名称当

为古突厥语
、

蒙古语 ` 叫如和旋` 的原始词汇
。

而且
,

他们是以乌鸦为图腾的部族
。

因为以图腾命名部落
,

不

乏其例。 ,

以乌鸦为图腾并以其名为部族名称的实例亦

绝无仅有
。

拉施特《史集》所载传说只是乌鸦图腾的影

响几乎被克烈人遗忘时的解释而已
。

对于十二三世纪的突厥
、

蒙古语族民族来说
,

崇尚

乌鸦已经成为一种比较遥远的过去的文化现象
。

但不

能否认他们的祖先崇拜乌鸦的事实
。

对此我们还可以

用与克烈部在族源或文化关系方面颇密切的吐蕃及其

分支唐古特的资料来旁证这个观点
。

据史籍记载
,

突厥人和吐蕃人很早就有来往
,

吐蕃

及其分支唐古特人参与了突厥语族某些民族共同体
。

穆罕默德
·

喀什噶里《突厥语大词典》 ( 1(7J 4 年成书 )称古

代突厥人中有唐古特 (
r

E川孚比
,

《蒙古秘史》称
“

唐兀惕
” ;

汉译
“

党项
”

)
、

吐蕃心n d血 )人
。L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

看
,

克烈部中确实有吐蕃
、

唐古特人成份
。

拉施特 《史

集》说
,

克烈部的一个分支叫做
夕

n jb ia t
(《蒙古秘史》作

“

土

别干
” ; 《元史》作

“

土别燕 ,’)
。。 TObia t和

,

n山沮 (吐蕃 )在发

音方面基本相同
,

推测克烈部内有一支吐蕃部
。

《蒙古

秘史》称
“
土绵土别干

” , “

土绵
“

意即
“

万
” ,

可知
口

I仙` t 部

众之多
。

据史书记载
,

古代克烈与吐蕃
、

唐古特之间的

来往非常频繁
。

克烈部汪罕被他弟弟额尔格哈刺打败

之后
,

流亡于唐古特等地。 ;汪罕的另一个弟弟客列亦

台被唐古特人活捉
。

但是唐古特人并没有把他杀死
,

反

而称他为札阿给李 ( Jak
al ld城i

)
。。 克烈部被成吉思汗灭了

之后
,

汪罕之子鲜昆逃到吐蕃地区
。。 这些文献记载一

方面说明古代某些突厥语部落与吐蕃
、

唐古特地缘之紧

密。 ,

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民族 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
。

据清代土尔息特世系谱说他们是 13 世纪克烈部主汪罕

之后裔
,

而汪罕的祖先来 自唐古特
。。 而蒙古语卫拉特

方言中唐古特实际上指吐蕃
,

即 T` b o t o

吐蕃有着深远的乌鸦崇拜信仰习俗
。

在敦煌吐蕃
P

.

T
.

1以 5号藏文卷子有
“

以乌鸦叫声来判断吉凶
”
的序

言部分
,

我们可以从这里发现吐蕃族的这种传统文化轨

迹
。

该序言说
: “

乌鸦系人之估主
,

传递仙人神旨…… 她

传递神旨翱翔飞忙… …乌鸦系神鸟
,

飞禽展双翅
,

飞到

神高处
:
目明耳又聪

,

它精于神灵秘法
,

无一不能通达
,

对它务须虔诚… …
’ ,。从引文中透露出吐蕃人民把乌鸦

当作人类的首领
,

还把它奉为神灵的使者而进行崇拜
。

把乌鸦当作天神的使者而加以崇拜的文化现象在藏族

英雄史诗《格萨尔》中屡屡出现
。

王尧教授指出
: “

乌鸦

作为天神的使者见于该部史诗 (指《格萨尔》史诗 )的《天

境 卜笠》
、

(赛马称王》
、

《霍岭大战》诸卷
。

同时
,

宗教舞

蹈中经常使用乌鸦形象的面具
,

表演中流露出了人们对

乌鸦寄予的希望
,

以及乌鸦与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
。 ’ ,

@

在这些记载和分析中我们也能窥见藏族神话中的乌鸦

为
“

人之估主
” ,

它是人们敬仰的图腾神
,

也是天神的使

者
。

总之
,

古代吐蕃与突厥语族乌孙
、

克烈人之间的乌

鸦崇信以及他们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形象是接近的
。

这

并不是偶然巧合
,

必定是同源或传播的结果
。

当然
,

由

于时代的不同或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
,

同一种文化事象

在各民族中的发展演进时必然出现一些差异
,

乌孙
、

克

烈部和吐蕃乌鸦崇信之间也可出现这种差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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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
从民间谚语看
,

维吾尔族不崇信乌鸦

在古代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中
,

维吾尔族似

乎不崇敬乌鸦
,

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没有这种习俗文化事

象
。

从文献记载的民间谚语资料来看
,

他们厌恶乌鸦的

情绪颇浓厚
,

在他们眼里乌鸦是个反面角色
,

是令人讨

厌的形象符号
。

但是 13 世纪文献载录传说故事中也出

现过维吾尔族的崇敬乌鸦的内容
。

这种自相矛盾的记

载该如何解释呢 ?

我们知道
,

至少对 or 世纪以来的维吾尔等突厥语

族民族来说
,

乌鸦已经不是令人喜欢的对象了
。

穆罕默

德
·

喀什噶里《突厥语大词典》。记录的数则有关乌鸦的

谚语就能说明问题
:
一是

: “

乌鸦学鹅
,

扭断自己 的

腿
’ ,。 ;二是

“

乌鸦感到饥和渴
,

就是冰块也会啄
,

不见猎

人伏一旁
,

为食饵谷近套索
” 。 ;三是

: “

狼叼来食物大伙

吃
,

乌鸦叼来食物在树梢上独吞
’ , 。 。

不言而喻
,

这些谚

语中的乌鸦是自不量力
、

死板愚蠢
、

自私贪婪的象征符

号
。

众所周知
,

谚语并不是即兴创作之产物
,

而是人民

大众口头流传千百年的语言精华
,

是哲理性很强的习惯

用语
。

因此
,

上述数条谚语的起源较早
,

是人民大众长

期观察乌鸦这种飞禽的习性特征之后总结出来并用于

表现人类社会某些不良现象的
。

如果古代维吾尔人崇

信乌鸦
,

不可能在他们当中产生这种谚语
。

但是
,

与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相反
,

13 世纪成书的波斯史

学家志费尼所撰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记载的维吾尔族不可汗

惭兑中出现了崇敬乌鸦的内容
,

这个传说的相关故事情

节如下
:

古时
,

发源于哈刺和林山的秃忽刺河和薛灵哥河

汇流处长出紧靠的两棵树
。

两棵树中间冒出个大土丘
,

有天光照射在土丘上
,

丘陵日益增大
。

维吾尔人怀着非

常崇敬的心观察它的神变
。

后来丘陵裂开
,

其中有五间

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
,

每室内有一婴儿
,

他们从内室走

出
,

并问自己的父母为何人
。

人们告诉他们的树父母之

后
,

五个孩子向树父母跪拜敬礼
。

树父母也为五个孩子

祝福
。

维吾尔人以为这五个孩子是神
,

非常敬重他们
,

把

他们请到家里交给乳母照管
,

并从这些孩子中推选出品

貌秀美
、

才智出众的不可的斤为维吾尔人的首领和君主
。

后来不可汗有众多的雇从
、

家臣
、

部属和奴仆
。

还有三只

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充当他的信使
,

他在哪里有事办
,

乌

鸦就飞往哪J法侦察
,

把消息带回
。。

不可汗的传说一开始就带上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
,

树(痪 )生人的神话
、

传说在古代印度
、

中国等很多国家

和民族中流传
。

维吾尔
、

蒙古等我国北方民族树座生人

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天子降生下凡
,

成为人类统治者的神

话母题情节结合在一起
,

既有多元文化特征
,

也具 自身

特色
。

该传说则似乎把古代乌孙
、

克烈等突厥语族民族

乌鸦崇拜信仰习俗转接延续至西迁以前居住于秃忽刺

河和薛灵哥河流域的维吾尔人那里
。

从传说看
,

至少

10 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族人是将乌鸦当做他们古代伟大

君主的信使而加以崇拜的
。

然而
,

如前谚语所描述的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民间

的那种厌恶乌鸦的气氛中
,

不可能产生像不可汗传说那

样崇敬和赞美乌鸦的作品 ! 笔者认为
,

志费尼《世界征

服者史》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有关乌鸦崇拜内容很可能

并不是出自维吾尔人
。

我们用如下几个资料来论证这

个观点
。

首先
,

有关该传说的其他变体中没有这个内容
。

元

代的虞集 ( 127 2 一 1义8 )撰《高昌王世勋之碑》中也记载了

该传说
: “

盖畏吾而之地
,

有和林山
,

二水出焉
,

曰 :

秃忽

刺
,

日 :

薛灵哥
。

一夕
,

有天光降于树
,

在两河之间
。

国

人即而候之
。

树生痪
,

若人妊身然
。

自是光恒见者越九

月又十日
,

而痪裂
,

得婴儿五
,

收养之
。

其最稼者曰 卜古

可罕
,

既壮
,

遂能有其民人土田
,

而为之君长
。

传三十余

君
,

是为玉伦的斤
,

数与唐人相攻战
,

久之
,

乃议和亲以

息民而罢兵
。 ’ ,①此与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所载传说内容大

致相同
,

显然出自一个传说原型
。

该传说又见于拉施特

《史集》
:

不可汗
“

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主
,

畏吾儿人和许

多 (其他 )部落都带着高度的敬意 (怀念 )他
,

并说他是从

一颗树中诞生的
。 ’ , 。 《马可波罗游记》和《元史》也载录

了该传说
。

而《元史》的记载与《高昌王世勋之碑》相

同
。

叭总之
,

除了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之外
,

其他史书和游记

所载传说中均无有关乌鸦的内容
。

其次
,

志费尼所记不可汗传说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教

意味
,

该传说中的维吾尔人崇敬乌鸦的内容可能与伊斯

兰教的传播有关
。

与《高昌王世勋之碑》相比
,

《世界征

服者史》所载传说蒙上了伊斯兰教文化色彩
,

传说强调

这三只
“

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
”

是
“

全能的真主赐给
”

不

可汗的
。

作者志费尼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
,

他的著作

中处处体现着崇敬赞美伊斯兰教及
“

大仁大慈真主
”

的

感情色彩
,

他很有可能把伊斯兰教的有关动物神故事的

情节母题加进传说中
,

加以渲染
。

事实上
,

《古兰经》所

载动物神传说故事中有这种情节母题
。

《古兰经》卷三

有一段对话
: “

当时
,

易不拉欣说
: `

我的主啊 ! 请指示

我
,

你怎样使死物还魂?
’

他说
: `

你难道不相信?
’

他说
:

`

不 ! 我信
,

然而 (这 )可使我的心更踏实安稳
。 ’

他说
:

`

你可以拿来四只飞禽
,

把它们摆到你的跟前
,

再将它们

各自分置于每个山岭
,

然后你一召唤
,

它们很快就向你

飞临
,

须知安拉尊严高贵
,

明哲慧敏
。 ” ’

据注释家法赫尔
·

丁
·

拉济的注疏
,

这四种飞禽各有恶习
,

易不拉欣奉启

示对它们加以训练
,

使之听从指引
,

挥之而去
,

招之即

来
,

它们是
:

贪食的兀鹰
,

嗜淫的公鸡
,

爱美的孔雀
,

懒惰

的乌鸦
。。这里很明确地表示

,

乌鸦原来是一个
“

懒惰
”

的令人讨厌的神格形象
,

但经过训练之后它才变成了勤
’

以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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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的天使
。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
“

哪里

有事办
,

就飞往哪儿去侦察
,

把消息带回
”
的乌鸦和

“
听

从指引
,

挥之而去
,

招之即来
”

的乌鸦信使的形象是多么

地相似
。

其三
,

从民间搜集的资料显示
,

现代维吾尔等突厥

语民族对乌鸦丝毫没有什么崇敬的心理
。

他们认为乌

鸦是一个不祥之鸟
,

它一身黑色
,

声音难听
,

而且还有吃

腐尸的恶习
。

维吾尔故事《山鸡和乌鸦 》中的山鸡说
:

“

乌鸦
,

你是飞禽中最散漫
,

最丑陋
,

最肮脏的东西 !
’ ,。

可以说
,

现代维吾尔族民间对乌鸦的褒贬之情与上述

《突厥语大词典》所载谚语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
,

说明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所载不可汗传说中的有关乌鸦崇拜 内

容为外来文化的结果
。

当然现代维吾尔等突厥语族民

族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也有一些赞颂崇敬乌鸦的内

容
,

但这些大都为佛教文化传播或其他民族文化渗人的

结果
,

对此拟另文述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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